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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革命者》是管虎最新一部电影

作品。作为监制，谈及《革命者》与其他历

史题材、传记题材电影的区别，管虎认为

每部电影创作之初并不会做横向的比较，

但是会跟自己做纵向的比较。在 2021 年

做一部 94 年前的人物传记电影，如何通

过电影和今天的 90 后、00 后观众交流，要

用什么样的电影语言和表现手段，这些都

是创作过程中要攻克的难题。考虑到传

统叙事可能远远满足不了现在观众的需

求，《革命者》尝试采用多视角、多侧面的

叙事方式还原了一个生动的李大钊。在

管虎看来，还原李大钊“将生命挥洒于理

想的浪漫”是电影的追求，也是电影创作

的原动力。

《中国电影报》：《革命者》创作前做了

哪些筹备工作？

管虎：李大钊先生的资料记载不是很

多，但后人关于他的描述很多，各个角度

我 们 都 会 找 来 看 ，花 费 了 将 近 一 年 的

时间。

《中国电影报》：如何通过一种文人的

爱国情怀实现和今天的观众共鸣？

管虎：电影中，李大钊先生的动作戏

很少，基本都是写、读、说，对电影来这讲

确实是一个挺困难的事。怎么把这个人

物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除了研读他所有

的资料以外，还有一个核心就是把他当成

一个活生生的人，塑造一个可信服的人。

《中国电影报》：李大钊身上的浪漫感

和诗人气质是如何体现的？

管虎：李大钊身上一定是有诗人气质

的，电影如果拍得太实，就会削弱这种气

质。所以在跟剧组各部门沟通的时候，我

会特别强调意境的呈现，所谓的浪漫我认

为就是营造一种意境，在这种意境当中，

呈现人物的人格魅力，有一种将生命挥洒

于理想当中的浪漫主义。做这个项目我

们骨子里是很钦佩李大钊先生的，这种浪

漫主义也是我们钦佩的原动力。

《中国电影报》：张颂文的表演有哪些

特点？

管虎：张颂文骨子里有一种劲、一种

气质，是能出重拳、能打动人的。生活中

可能不会，你得需要长时间去了解，从这

个角度看我觉得神似比形似要重要一些。

《中国电影报》：电影创作过程中遇到

了哪些困难？

管虎：技术上的困难主要是火车，火

车是很难实现的，那个年代的火车现在只

有东北一个地方还有，但是我们也不能频

繁转场。于是美术部门做了一辆火车，火

车做得跟机械的一模一样，是人力驱动

的，当时经过了无数次的讨论，最后决定

不转景，自己做。

《中国电影报》：今年是建党 100 周年，

电影工作者用电影创作的方式庆祝建党

百年，相较其他文艺形式有什么自己的

特色？

管虎：电影的好处在于走近，它可以

很近、能够感同身受，能够闻到那个年代

的味道，抚摸那个年代的肌肤，所以我们

才会痴迷于电影的这种魅力。真的进去

了、感受到了，你会觉得 100 年来一路走

来的不容易。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北大教授、北大图

书馆馆长……这是拍摄电影《革命者》之前，

导演徐展雄对李大钊的基本印象。今天回忆

电影《革命者》的拍摄，导演徐展雄说那是一

个矛盾、兴奋又有些畏惧的过程。

决定拍摄之初，徐展雄重走了李大钊在

北京生活、工作过的地方。从老北大到景山，

他尝试感受李大钊在北京生活的时代，也感

受100年之后的中国发生的变化。

历史题材创作不容易，最大的困难是如

何接近人物，还原人物。创作之初，徐展雄给

自己提了一连串的问题：李大钊是谁？李大

钊是什么性格？如果他出现在我面前，他应

该长什么样？他内心有困惑吗？有脆弱吗？

带着这些问题，导演徐展雄逐步接近李

大钊，打破传统线性叙事、在118分钟的电影

中，以多人物、多视角的方式还原了这个用

“嘴皮子、笔杆子”改变世界的人。

《中国电影报》：创作之初，做了哪些前

期准备工作？

徐展雄：拿到剧本之后，我读了非常多的

李大钊传记，包括很多人对他的回忆。因为

我们选择做一个多视角的电影，因此还查阅

了毛泽东、陈独秀、蒋介石等历史人物的传

记，以及大量当时的历史资料，全方位地接近

人物。

《中国电影报》：创作过程中，最大的困

难和挑战是什么？

徐展雄：对一个创作者、导演来说，历史

题材创作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接近人物。李

大钊是谁？我永远在问这个问题，李大钊是

什么样的性格？如果他出现在我面前，他应

该长成什么样，他的说话的方式，他内心有困

惑吗？他有所脆弱吗？他到底追求什么？追

求的路上是否有过挫折，是否有过伤心？是

否有过不想继续的时候……所有这些东西对

我来说是最大的困难，相对于其他制作层面

遇到的问题，这是一个终极问题。

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李大钊是一个象征，

他是革命的先行者，革命的先驱，是我们中国

共产党创始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除

此之外，我们对他了解多少呢？在你的印象

中，李大钊先生永远是个长者，他有大胡子，

他知识很渊博，他是毛泽东的老师……印象

中这个人应该是50多岁的人吧，但其实他很

年轻，他真正的黄金10年就是我们现在影片

中所呈现 28 岁到 38 岁这 10 年，他为中国做

的所有事情基本都在这10年。

《中国电影报》：电影采取了一种非常

独特的叙事方式？

徐展雄：《革命者》试图通过多视角来还

原李大钊的一生，传统的传记片通常会采取

线性叙事，一个人物从小讲到大，我们这次尝

试打破这样一个常规的叙事的逻辑，通过各

种各样的人物和李大钊之间的交集，来展现

李大钊这个人物不同的侧面。

《中国电影报》：跟张颂文沟通这个角

色的过程？

徐展雄：第一次见张颂文老师，他跟我说的

第一句话是“展雄啊，我一定会把李大钊演成一

个人”！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和颂文老师一直

是同步的。我们希望银幕上呈现的李大钊首先

是一个人，而不是某种超越人的存在。

《中国电影报》：阿成、庆子这些虚构的

人物，在故事中承担什么作用？

徐展雄：阿成和庆子是两个我们提炼出

来的典型角色，就是想塑造一个在李大钊的

感染下，从一个无知的小孩成长成为一个优

秀的共产党员的草根人物，想通过他们的视

角去看李大钊。

《中国电影报》：能否用几个关键词概

括《革命者》的主题？

徐展雄：首先是信念，李大钊是一个非常

了不起的人，他曾经彷徨、挫折、犹豫，但他用

他的信念去感化身边的同志，感化了他下一

代的革命者。第二是热血，这是一个关于牺

牲的故事，李大钊用自己的鲜血，革命烈士用

自己的鲜血去换取民族、国家更好的未来。

最后我觉得是青春，那是一个风华正茂的黄

金年代，正因为年轻他们才有理想，才有热

血，他们勇于奋斗，他们不怕跌倒。我想通过

这部电影跟观众来说，不要忘记过去，这是革

命的意义。

这是一部需要共情的影片，一部需要坐

在影院里发生情感激撞的电影。它能让来自

五湖四海的中国观众，在坐进影院的那一刻，

共情共振、在同一个旋律上发生同样的颤抖。

《中国电影报》：您如何理解李大钊主

动选择牺牲？

徐展雄：他首先是个文人，手无寸铁的文

人。他主动选择了自己的牺牲，就史实层面

而言，当时有很多人要营救李大钊，是可以把

他救出去的，但他选择不走。他选择直面人

生，直面鲜血，直面死亡，就像谭嗣同一样，没

有一场革命不是用鲜血换来的，如果鲜血能

够换来革命的胜利，就慷慨赴死，这就是李大

钊的，我觉得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

采访张颂文对文字记者而言，是一种

挑战。你似乎置身一堂生动的表演课，却

无法将所听所感一一呈现。

从 2020 年 10 月接到电影《革命者》中

李大钊的角色邀约，到 12 月电影开机，张

颂文有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准备。他用一

个晚上看完了电影剧本，其它时间都用来

查阅资料。李大钊存世的影像资料很少，

张颂文辗转多处只找到了 18 秒的无声视

频资料。靠着这仅有的 18 秒影像和大量

的文字资料，张颂文在心中种下了一颗李

大钊角色的种子。

张颂文是一个“较真儿”的演员，他相

信旁观者对当事人痛苦喜悦的理解可能不

及百分之一，他习惯从性格轨迹而非情节

设计的角度分析角色的行为，也总爱追着

导演和编剧探讨角色行为的必然性和连贯

性。因为常常得不到满意的答案，他曾经

自费报名一个心理培训班，尝试以更为理

性的视角洞察人性。

出演李大钊，张颂文的出发点是还原

一个活生生的人。《革命者》开拍前，张颂

文跟工作人员说，“你们不要管我，我已经

钻到这个角色里了。我们不用太多的设

计，自然流露出来的就是最宝贵的。”还原

李大钊、设计李大钊的角色在张颂文看

来，是对表演和历史人物的双重不敬，他

不相信一个人能在大银幕的有限时间内，

完整真实地复刻一个伟人。他更愿意用

“跟观众一起感受李大钊”来概括这段表

演经历。

采访过程中，张颂文几次提到他喜欢

演生理反应。就像指尖碰到火苗会本能地

躲开，在他看来，不了解生理反应表演就

没有章法。比如“大悲一定是疲惫的、气

虚的，而不是亢奋或激昂的”。

没有设计，却有偶得。拍摄李大钊在

监狱中独处的戏份，剧本原来的设计是李

大钊一个人慢慢睡去。张颂文跟导演说人

物这时候应该睡不着。他让摄影机在一边

静静地跟拍。摄影机拍了他半个多小时，

于是有了李大钊在狱中唱歌、追着探照灯

作飞翔手影的精彩瞬间。

《革命者》中李大钊有一句台词，“试看

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天下”。拍摄这

场戏的时候，周围只有绿幕和工作人员，

张颂文在转头说出台词的瞬间，借助演员

的内心视线，看到了满眼的红旗，完成了

激情的表述。一场戏演完，在场的工作人

员都哭了。张颂文向记者回忆了早年做导

游在异乡买药、焦急中忽然看到国旗时的

狂喜和安慰，正是这些散落在日常生活中

的点点滴滴，垫高了每一个角色的起点。

“我只是一个塑造和扮演李大钊的人，

我临时把躯体借给了这个角色。里面可能

有一半以上是我在假设他会怎么想，另外

一半可能是张颂文本人。”张颂文说。

“你演过一个人，演的过程中大量提取

他的思想，做他做过的事情，电影结束了，

但观念留下了。”张颂文说，他可能只演出

了守常先生的冰山一角，甚至是千分之

一，但是这个角色对他的影响会常伴一

生，让他在最危险的时刻愿意挺身而出。

《中国电影报》：这次在了解人物、阅读

整理文献的过程中，有哪些让你特别动容

的瞬间？

张颂文：很多。比如，李大钊在北大图

书馆上班、工资 180块大洋，但他的儿子却

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后来，李大钊从生

活费里挤出钱给儿子做了一件新大衣，看

到学生穿着很薄的衣服，就把自己儿子过

年的衣服送给了学生。

还有一个小事，当年的北大的校长蔡

元培跟财务说李大钊的工资要交给赵纫

兰。当时李大钊的同事也不理解，每个月

180 大洋家里怎么会揭不开锅呢？后来才

发现李大钊一般在拿到工资的头一个礼拜

就全部花完了，资助学生、印刷刊物、给共

产主义小组提供活动经费……他家里大

人、孩子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吃饭都

成问题。这也是让我非常吃惊的。从这些

方面入手，我大概知道李大钊是一个什么

样的人。

《中国电影报》：您的表演以细腻、真实

见长，能否以一场戏为例，介绍一下您对

演员的最高任务的理解和角色的处理

过程？

张颂文：我们以李大钊带阿晨妈妈谈

判一场戏为例，这场戏的最高任务是李大

钊带众人要求俄方交出暴徒，第一个镜头

是李大钊带着众人在街上走，我也可以

跑、可以慢慢地走，但我选择神色凝重、脚

步坚定地走。为什么？因为昨天夜里，李

大钊的好朋友阿晨死了，他很难过、印了

一晚上的传单，他要唤起民众的觉醒，这

里的走不能精神抖擞，而一定是神色凝

重、再加一点疲惫地走。

《中国电影报》：《革命者》采用了一种

多角度、多侧面讲述的非线性叙事结构，

对演员来说，如何准确地进入人物的每一

个历史瞬间？

张颂文：这部电影有十几年的跨度，拍

摄也不是顺拍。我在开机之前就跟导演和

场记说，让他们每天拍摄前告诉我，今天

这场戏的具体时间，我多大了，有几个孩

子了……关于李大钊的年鉴表，我已经装

在心里了，哪年哪月他在干什么，我心里

有一个顺序脉络，只要现场告诉我一个时

间点，我就能从年鉴表里找到对应的人物

成长史。

通常我接到一个角色，必须的案头工

作是看大量的资料，然后把这个人的一生

在脑海中串联一次，我不会在开拍前做设

计，我觉得表演如果能够这么理性，能精

准预设每一次哭泣、心跳，对不起、我觉得

那样一定很假。我会怎么表演，是下一秒

决定的，不是提前预设的，否则是演不好

戏的。

《中国电影报》：作为一个广东籍的演

员 ，出 演 李 大 钊 台 词 上 会 做 特 别 的 准

备吗？

张颂文：出于便于观众理解的考量，我

们已经不再追求用方言塑造领袖人物，这

次拍摄前我们也第一时间达成了共识，要

用普通话完成表演。我演戏演了 21年了，

用普通话表演没有任何压力。

《中国电影报》：您是怎么看待毛泽东

和李大钊之间的这种关系的？

张颂文：我读过毛泽东在解放战争前

后的很多战略思想，在对社会的解读上，

跟李大钊是非常相似的。60 年代他也曾

对美国记者说，李大钊是我的精神导师。

李大钊在众多学生当中，也是非常欣赏毛

泽东的。所以我为人物关系定的第一个基

调是李大钊一定很欣赏毛泽东；第二个就

是两个人的沟通是无障碍的；第三他们俩

是忘年交；第四，天下的老师都有传承的

心，李大钊一定很欣赏这个叫毛润之的

孩子。

《中国电影报》：您跟秦昊是老朋友了，

聊一聊这次的合作？

张颂文：秦昊是我在这个行业里面合

作过最多的一个男演员。我们两个演戏很

少商量，上手就来，也喜欢即兴地加入一

些细节。这次表演有一点不大一样的是，

李大钊和陈独秀之间有一种生命共同体的

友谊，两个人一起经历的事情太多了，要

将这种老友挚友间的默契表现出来。

《中国电影报》：您看过彭昱畅来演张

学良吗？

张颂文：他演的少年感特别好，我跟他

说你就演这个人的冲动，因为你演的是少

年张学良，撒开来演就行了。你忘了他叫

张学良，记住他只是个少年，看见上海滩

发生这样不平等的事情，会有什么样的反

应？抱着这个心态去演，肯定错不了。

《中国电影报》：怎么看李大钊慷慨

赴死？

张颂文：从史料看，李大钊本人坚决不

同意对他的营救。他一生中只被捕了这一

次，陈独秀被捕 6次都被救出来了，李大钊

是共产党的最高领袖，为什么没有被营

救？就是因为李大钊本人拒绝被营救，他

要用牺牲告诉世界国民党是错的，他要以

死抗争。人最大无畏的行为莫过于如此

了，他可以用牺牲证明自己的信仰，所以

我在那场戏里增加了一段台词，“如果我

的死可以唤醒那些麻木的人，我愿意去

死！”

《中国电影报》：您觉得《革命者》跟其

他主旋律电影有什么不同？

张颂文：这次我和徐展雄导演、管虎监

制有一个共识，就是要让更多 90 后、00 后

的人发现这类题材的魅力，我有信心今天

的年轻人能够接纳我们这个版本的李

大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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